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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伴随阿拉伯国家陷入群体性动荡,

伊斯兰主义力量开始借势而起.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

兰主义政党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而且成为中

东地区各方力量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

的不同考虑,沙特阿拉伯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穆斯林兄弟会持反对

立场,并支持埃及塞西政权镇压和打击穆斯林兄弟会,而土耳其和

卡塔尔则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并因此与埃及塞西政权和沙特龃龉不

断.这种复杂的矛盾斗争构成了２０１７年６月以来沙特与卡塔尔断交

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对中东地区格局的重组产生了深刻影响,

同时也体现了伊斯兰因素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复杂影响.中东地区力

量围绕穆兄会的博弈是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传统保守伊斯兰力

量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海合会内部矛盾和分裂加剧的表现,

同时也与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的对抗密切相关.从本

质上来说,围绕穆兄会的博弈表明,伊斯兰主义在中东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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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强大的扩张与渗透能力,使宗教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突出

作用成为中东地区体系的典型特质,并显著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国

际关系.

关键词　中东变局 穆斯林兄弟会 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 卡

塔尔 伊斯兰主义

２０１７年６月,沙特阿拉伯 (下文简称 “沙特”)与卡塔尔的断交危机引

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耐人寻味的是,沙特提出的复交条件之一即卡塔尔

必须中止对穆斯林兄弟会等 “恐怖组织”① 的支持,这一条件令外界不解.

但是,如果以此为线索进行深入的挖掘与分析,其表象是双方围绕支持和反

对穆斯林兄弟会 (下文简称 “穆兄会”)的矛盾,背后则是中东各方之间围

绕伊斯兰主义力量的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的复杂矛盾,同时也是中东地区格

局复杂变动的深刻体现.因此,剖析中东各方围绕穆兄会的博弈也就成为认

识中东国际关系的一个独特视角.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最初并不为人们所关注的伊斯兰因素不断凸显,伊

斯兰主义政党在转型阿拉伯国家所呈现出的强劲态势尤为引人注目.客观而

言,伊斯兰主义力量并非中东变局的领导者,中东变局在性质上也并非伊斯

兰主义运动.中东变局是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是

继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７０—８０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

动之后的第三次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增强民主、改善民生是其主要政治

诉求,民众和政治反对派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抗议浪潮是其典型表现

形式,但在不同国家,其具体性质和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②

但是,中东变局无疑为伊斯兰主义力量借势而起提供了历史机遇,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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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埃及和沙特等国家已把穆兄会定性为 “恐怖组织”,但中东各国和国际社会对于穆兄会是否

为恐怖组织仍存在巨大争议.
参见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若干基本问题», «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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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主义政党上台执政或参政议政曾一度成为转型阿拉伯国家独特的政治风景

线.由于伊斯兰主义政党并非 “阿拉伯之春”的领导者和发起者,以及伊斯

兰主义政党具有仓促而起的特点,伊斯兰主义的崛起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

是,伊斯兰主义力量无疑构成了影响转型阿拉伯国家政治生态及其发展趋势

的重要因素,而围绕如何对待伊斯兰主义力量的政治博弈则对中东国际关系

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东变局中,埃及穆兄会领导的自由与正义党 (FreedomandJustice

Party)、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 (EnnahdaMovement)、摩洛哥的公正与发展党

(JusticeandDevelopmentParty),以及约旦、叙利亚等国的穆兄会力量在中东

形成了一个潜在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力量集团.但是,伊斯兰主义政党在初露

锋芒后便严重受挫.以埃及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为例,其在执政一年

后便遭到军方废黜,并被埃及政府宣布为恐怖主义组织,成为伊斯兰主义力

量遭遇的最严重挫折.穆兄会在埃及政坛的沉浮不仅改变了埃及国内的政治

生态,中东地区力量围绕支持和反对穆兄会的政治博弈,也使中东国际关系

波诡云谲、涟漪不断,尤其是对埃及、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间的

关系,以及２０１７年６月以来的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产生了直接影响,而

其背后则是地区力量围绕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复杂博弈.

埃及是当代伊斯兰主义的发祥地,在阿拉伯世界具有重要的风向标意

义.自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穆兄会在埃及的发展经历了从大起到大落的过

程.大体而言,从２０１１年２月到２０１２年６月,穆兄会在选举政治中迅速崛

起并掌握权力.从２０１２年６月到２０１３年８月,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政治力

量对立加剧,最终导致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并将穆兄会定性为恐怖主义组

织进行打压.在穆兄会沉浮的过程中,不仅埃及国内的宗教和世俗两大力量

对其态度呈现两极分化,中东地区力量出于各自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考虑

同样对其持有不同的立场和政策,凸显了中东地区力量围绕穆兄会展开的复

杂博弈及其对中东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因此,本文就沙特、土耳其、卡塔

尔等地区力量围绕穆兄会沉浮展开的复杂博弈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力图从一

个侧面探析中东变局后地区国际关系分化、重组的深层动因,并以穆兄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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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揭示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中东地区体系的特质.

一、 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国际化:

穆兄会影响国际关系的根基

　　伊斯兰主义 (学界也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指主张按照伊斯兰原初

教旨变革现实社会的一种宗教政治思潮及随之而来的反对世俗化和西方化、

全面推行伊斯兰化的运动.其基本宗旨是反对西方化和世俗化,主张返回伊

斯兰教的原初教旨、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现存的世俗政权,建立由宗

教领袖或教法学者统治的、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在政

治上主张建立体现 “真主意志”的伊斯兰国家.在经济上主张实行社会公

正、平等和正义,反对西方的经济制度.在法律上主张以伊斯兰教法替代受

西方影响而制定的世俗法律体系.在文化上反对西方化、世俗化的意识形

态、生活方式、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① １９２８年成立于埃及的穆兄会被视为

当代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典型代表.

２０世纪初,面对埃及的内忧外患,为实现伊斯兰复兴,哈桑班纳在埃

及伊斯梅利亚市创建了穆兄会.穆兄会在９０年的发展历程中几经沉浮,成

为当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逊尼派伊斯兰组织.从其历史纵向演变来看,

穆兄会经历了从群众性宗教组织向具有完整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的宗教政治

组织的演变历程.

(１)宣教组织阶段 (１９２８—１９３９).穆兄会主要以捍卫伊斯兰教的纯洁

为旗帜,通过寻求埃及王室的庇护,以教育和宣教的温和方式来扩大群众基

础,并拒绝卷入任何政治斗争,试图通过净化信仰实现建立以 «古兰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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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金宜久:«论当代伊斯兰主义»,«西亚非洲»,１９９５年第４期,第３２页;宗和初:«对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本看法»,«西亚非洲资料»,１９９３年第１期,第７页;赵国忠、刘靖华: «伊斯

兰原教旨主义及其在中东的政治前途»,«西亚非洲»,１９９２年第２期,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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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训 (穆罕默德言行的记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的目标.①

(２)政治化阶段 (１９３９—１９５４).穆兄会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为旗帜参

与埃及的民族独立斗争,并在实现民族独立方面与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拥

有共同的目标.但１９４５年议会选举失败和１９４８年、１９５４年遭遇两次镇压,

使得该组织通过议会选举道路和平夺权的希望破灭,伊斯兰主义与世俗民族

主义的矛盾最终使穆兄会与纳赛尔主义分道扬镳,并促使穆兄会开始与埃及

政权进行政治抗争,其政治组织的架构日趋成熟.

(３)衰退与分化阶段 (１９５４—１９８１).面对强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

会主义,穆兄会陷入衰退与分裂,其中以哈桑胡代比为代表的一方主张摒

弃暴力,以宣教为重,而以赛义德库特布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倾向于用武力

手段推翻世俗政权.② 以此为标志,穆兄会开始出现温和化与极端化的两极

分化.穆兄会第二代思想家库特布在继承班纳伊斯兰复兴思想的基础上,对

传统 “圣战”观念进行了泛化,号召所有穆斯林参加推翻 “不义政权”的圣

战.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从穆兄会分化产生的 “赎罪与迁徙组织”、“伊斯

兰圣战组织”、“穆罕默德青年”等极端组织纷纷走上暴力恐怖道路,并制造

了暗杀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等一系列恐怖暴力事件.③ 此后,在埃及穆

巴拉克政府的严厉打击下,穆兄会的极端派别多远逃国外,其领导则成为

“基地”组织等极端恐怖组织的核心成员.同一时期,以胡代比为代表的思

想家则吸取了与世俗政权为敌的教训,主张通过和平宣教的方式来促使埃及

社会重返正统伊斯兰,竭力避免卷入暴力活动.

(４)合法参政阶段 (１９８１—２０１３).在穆巴拉克时期,穆兄会进入了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穆兄会打着 “伊斯兰是解决方案”的旗号,采取灵活、务

实的斗争策略,将其战略重心调整为参与议会政治、发展伊斯兰经济和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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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MohammedZahid,TheMuslim Brotherhoodand EgyptsSuccession Crisis:ThePoliticsof
LiberalisationandReformintheMiddleEast,TaurisAcademicStudies,２０１０,p７４

BarryRubin,TheMuslin Brotherhood:TheOrganizationand Policiesofa GlobalIslamist
Movement,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１０,p４２

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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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会组织渗透等方面.① 穆兄会于１９８４年５月开始参与议会选举,并于

１９９４年正式确立组建政党和参与议会政治的战略.② 在经历严重挫折和内部

分化后,穆兄会的思想和斗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改革与调整的发展趋

势.在政治目标上,它已逐渐淡化重建 “乌玛” (穆斯林共同体)的长远目

标和否认民族国家合法性的立场,主要关注点转向民主、民生等问题.在政

治参与方式上,它更注重民主选举的和平渐进道路,并逐步放弃以暴力手段

夺取政权的激进道路.③ 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埃及于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８日

出台新选举法,穆兄会组建了自由与正义党,并在随后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

举中取得了胜利,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于２０１２年６月成功当选总统.④

然而好景不长,穆尔西的总统职位于２０１３年８月被埃及军方废黜,穆兄会再

次遭遇灭顶之灾.

从横向发展来看,穆兄会经历了从埃及向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乃至全

球进行组织拓展的历程.穆兄会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既源于其重建超种

族、超地域、超国家共同体——— “乌玛”的普世主义目标,同时也与其在埃

及遭受镇压后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策略有关.

穆兄会成立伊始,哈桑班纳就把发展目标定位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强

调对外输出穆兄会的理论,谋求组织形式的国际化.⑤ 在理论上,班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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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丁隆:«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３９
页.

Carrie Rosefsky Wickham,The Muslim Brotherhood:Evolutionof an Islamist Movement,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３,p４７

详细论述参见王凤: «中东变局与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发展趋势»,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
«中东地区发展报告 (２０１２年卷)»,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９２—１０９页.

在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４日和２０１２年１月３日,埃及举行了三轮人民议会选举.穆兄

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及其盟友获得４５％的席位,萨拉菲派 (尊古派)的光明党及其盟友获得２５％
的席位,自由派华夫脱党获得７５％的席位,名列第三.在２０１２年１—３月举行的协商会议选举中,
在１８０个选举产生的席位中,自由与正义党获得５８％的席位,光明党获得２５％的席位.在随后进行

的总统选举中,自由与正义党的穆尔西和独立人士沙菲克在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３—２４日的第一轮选举中分

别获得２４７８％和２３６６％的选票,分列第一和第二位,进入第二轮选举.在６月１６—１７日的第二轮

选举中,穆尔西得到５１７３％的选票,沙菲克得到４８２７％的选票,穆尔西成功当选总统.参见吴冰

冰:«转型与动荡:中东地区形势的总体评估»,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 «中东地区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年卷)»,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０—３１页.

涂龙德、周华:«伊斯兰激进组织»,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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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主张实现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伊斯兰统一.他曾经

指出, “伊斯兰是信仰和崇拜,是祖国和民族.所有的穆斯林是一个民族,

伊斯兰祖国是一个国家.”① 他还声称, “穆斯林兄弟会不局限于在一个伊斯

兰国家宣传号召”, “任何一寸土地上只要有一位兄弟信仰 «古兰经»,这块

土地就是伊斯兰的公共土地,那么伊斯兰教就要要求所有穆斯林去保护它并

使它充满幸福.”② 在组织建设方面,哈桑班纳十分重视在阿拉伯世界建立

分支机构,尤其是在１９３６—１９３９年巴勒斯坦大起义时期,穆兄会首先在巴

勒斯坦建立了分支机构,进而渗透到约旦、叙利亚等其他阿拉伯国家.③ 此

外,哈桑班纳还将伊斯兰教最权威的学术机构艾资哈尔大学作为联络伊斯

兰世界的主要阵地,伊斯兰国家在埃及留学的不少青年归国后便成为各国穆

兄会分支机构的领导和骨干.例如,来自叙利亚的穆斯塔法西巴仪和穆罕

默德哈米德从埃及学习归国后,于１９４５年建立了叙利亚穆兄会.④

此外,纳赛尔政权对穆兄会的严厉镇压,迫使穆兄会成员流亡他国避

难,在客观上促进了穆兄会的国际化.面对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

义的挑战,大量埃及穆兄会活动家流亡黎巴嫩、科威特、沙特以及其他阿拉

伯国家.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君主制国家为了抵御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冲击,

长期为穆兄会成员提供支持和庇护.⑤ 后来随着穆兄会地区影响的不断增强

和形势变化,沙特转向限制穆兄会,见后文详述.除此以外,来自埃及、阿

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叙利亚等国的穆兄会领导人也在欧洲寻求庇护,并将穆

兄会的思想传播至欧洲、北美等地.⑥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转引自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０９页.
王锁劳:«埃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向世俗民族国家观念的挑战»,载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编:

«亚非研究»(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６２—２６３页.
涂龙德、周华:«伊斯兰激进组织»,第１１页.
RaphaëlLefèvre,AshesofHama:TheMuslimBrotherhoodinSyria,OxfordUniversityPress,

２０１３,p２３
GuidoSteinberg,“TheGulfStatesandthe Muslim Brotherhood”,POMEPS (TheProjecton

MiddleEast PoliticalScience)Studies２５:Visionsof Gulf Security, March ２５,２０１４,https://
pomepsorg/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４/０３/Visions_of_ Gulf_Securitypdf,p２０

BeverleyMiltonＧEdwards,TheMuslim Brotherhood:TheArabSpringandItsFutureFace,
Routledge,２０１６,p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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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途径,穆兄会在中东乃至全球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逐步发展

成为一个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组织,在７０多个国家设有分

支机构或附属团体.① 总之,穆兄会致力于重建穆斯林共同体的普世主义是

其吸引伊斯兰国家穆斯林,进而实现国际化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而遍布全

球尤其是中东国家的分支机构构成了其国际化的组织网络,这也是它拥有地

区和国际影响,并在 “阿拉伯之春”浪潮中影响中东地区国际关系重组的根

源所在.

二、 伊斯兰发展模式之争: 沙特对穆兄会的打击及影响

埃及和沙特一直存在争夺阿拉伯世界主导权的矛盾,但在穆巴拉克政权

倒台之前,埃及与沙特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主要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

斯兰主义的矛盾.埃及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而沙特是泛伊斯兰主义

的中心.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埃及通过推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外输

出纳赛尔式的阿拉伯革命,推进阿拉伯统一事业,对沙特领导的海湾君主制

政教合一国家产生了强烈冲击.而沙特则通过推行泛伊斯兰主义,成立伊斯

兰会议组织 (２０１１年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与埃及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

抗衡.②

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穆兄会领导的自由与正义党很快通过选举在埃

及掌权.从理论上讲,相对过去掌握埃及政治主导权的世俗民族主义力量,

穆兄会代表的温和伊斯兰力量本应与沙特代表的保守伊斯兰力量找到更多的

利益契合点.但事实恰恰相反,穆兄会所代表的温和伊斯兰力量与沙特所

代表的瓦哈比派保守伊斯兰力量却存在严重分歧.在沙特看来,埃及穆兄

８７

①

②

RachelEhrenfeld,“TheMuslimBrotherhoodEvolution:AnOverview”,AmericanForeignPolicy
Interests,Vol３３,No２,２０１１,p７６

刘中民、薄国旗:«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 «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２
期,第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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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崛起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地缘政治上均对沙特的国家安全构成

威胁.

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发展模式的角度看,避免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成为中

东地区的主导力量并危及沙特的君主制政权,是沙特支持埃及军方废黜穆尔

西政权并打压穆兄会的重要考虑.

基于对抗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考虑,自２０世纪下半叶起,沙特曾长期

为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遭受镇压的穆兄会成员提供庇护,并雇佣他们到

本国的教育系统和宗教机构中工作.① 但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穆兄会力量在

中东地区不断扩大,并试图通过自身的温和化与和平参政议政染指国家政

权,沙特开始对境内的穆兄会活动进行限制.

随着中东变局发生后穆兄会力量在埃及政坛的不断壮大,沙特意识到穆

兄会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对海湾君主制国家构成了严峻挑战.② 在沙特看

来,一旦埃及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获得成功,就会对其他阿拉伯国家

的穆兄会等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产生示范效应.在中东变局中出现政权更迭

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都在探索如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推动伊斯兰民主的建

设.相对于其他国家,埃及的规模、地位和传统,决定了其伊斯兰民主尝试

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和更为重要的影响,而沙特则是维持现状的阿拉伯君主

制国家力量集团的核心,也是瓦哈比派力量集团的核心.③ 从长远来看,如

果穆兄会力量探索的伊斯兰民主获得成功并在转型阿拉伯国家推广,无疑会

对以世袭制、家族制、政教合一为特征的海湾君主制国家构成挑战.２０１２年

７月１１日,穆尔西访问沙特,其目的就是要打消海湾国家的疑虑,通过建立

信任争取政治与经济支持.据沙特 «利雅得报»报道,在启程访问沙特前

夕,穆尔西曾公开表示不会输出革命,这也从侧面验证了穆兄会与沙特的潜

９７

①

②

③

GuidoSteinberg,“TheGulfStatesandtheMuslimBrotherhood”,p２０
TobyMatthiesen,TheDomesticSourcesofSaudiForeignPolicy:IslamistsandtheStateinthe

WakeoftheArabUprisings,BrookingsInstitution,２０１５,p４
参见吴冰冰:«中东变局与阿拉伯世界的分化重组»,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 «中东地区发

展报告 (２０１２年卷)»,第１９７—１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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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张关系.①

从现实的角度看,避免穆兄会主导下的埃及与伊朗走近并对沙特形成战

略钳制,也是沙特反对穆兄会掌权的重要考虑.

穆巴拉克主政时期的埃及尽管与沙特存在意识形态和争夺地区主导权的

矛盾,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相对纳赛尔时期已经严重衰落,放弃

输出革命和阿拉伯统一的埃及对沙特的挑战大打折扣,沙特与埃及的矛盾大

为缓和.但是,穆尔西执掌埃及政权后,其在地区外交中表现出的不确定

性,致使两国关系再度紧张.穆尔西首次出访便选择沙特,足见以穆兄会为

代表的温和伊斯兰力量试图安抚沙特.但就沙特而言,穆尔西的首访并不足

以消除其对穆兄会的不信任感.因为在访问沙特一个月之后,穆尔西便出访

沙特的宿敌伊朗,并出席伊朗主办的不结盟运动峰会,他也成为自安瓦尔

萨达特以来首位访问伊朗的埃及领导人.２０１３年２月,伊朗总统艾哈迈迪

内贾德访问埃及并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峰会,双方在断交３０年后实现互访,

标志着埃及与伊朗关系的解冻与改善.② 在沙特看来,在沙特和伊朗之间,

穆尔西政府更倾向于与伊朗建立 “建设性关系”.③

穆兄会主导下的埃及对伊朗的暧昧态度,对沙特可谓极具挑战性.如果

在世俗的军政权和穆兄会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沙特显然倾向于地区影响较小

的军方力量,而不是拥有巨大地区影响但外交取向不明确的穆兄会.对此,

有学者分析指出, “穆尔西对利雅得温和而又谨慎的态度表明,穆兄会拒绝

(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派,并且致力于推进以其他伊斯兰思想学派为基础的

更温和的伊斯兰教.其结果是,在军方通过政变颠覆穆尔西政权的过程中,

沙特在反对穆尔西政权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穆尔西对沙特采取

０８

①

②

③

参见陈天社: «埃及的政治与社会转型»,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 «中东地区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年卷)»,第１２７页.
刘中民:«伊朗观点:不是 “春天”是 “觉醒”»,«世界知识»,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４３页.
StéphaneLacroix,“SaudiArabias Muslim BrotherhoodPredicament”,TheWashington Post,

March２０,２０１４,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Ｇcage/wp/２０１４/０３/２０/saudiＧarabiasＧ
muslimＧbrotherhoodＧpredicament/? noredirect＝on&utm_term＝f７a７８０６e６６３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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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政策,而对伊朗和土耳其采取实用主义政策,这都使沙特感到紧

张.”① 由此可见,埃及与伊朗结束长期对抗并寻求增进双方关系的做法,是

促使沙特选择支持埃及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的原因之一.在埃及军方废黜穆

尔西政权后,沙特采取了支持埃及军方打击穆兄会的政策,其具体手段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通过为埃及军政府提供巨额资金支持,稳固埃及塞西政权,压缩

穆兄会在埃及的生存空间.

根据国际发展中心 (Th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Center)的数据,２０１２

年埃及共爆发了２５３２起劳工抗议事件,而穆尔西执政后的２０１３年前三个月

就爆发了２７８２起.② 因此,埃及军方在推翻穆尔西政权并组建临时政府后,

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有效应对国内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如果军政府不能

出台重振国内经济的有效举措,将会为穆兄会及其支持者的持续抗议提供社

会条件.③ 为了防止穆兄会在埃及再次反弹,沙特和阿联酋分别向埃及提供

了５０亿美元和３０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协助军政府巩固政权并持续向穆

兄会施压.２０１５年３月,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埃及经济发展会议上,沙特

等四个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承诺向埃及提供总额为１２５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沙特、阿联酋和科威特分别承担４０亿美元,剩余５亿美元由阿曼提供.④

其次,配合埃及军方,在沙特国内和地区范围内为埃及镇压穆兄会提供

支持.

２０１３年７月,在埃及军队推翻穆尔西政权后,时任沙特国王阿卜杜拉致

信埃及军方,称赞埃及军方在关键时刻拯救了国家.在沙特的带动下,阿联

酋、科威特、巴林、阿曼都表示支持埃及临时政府.⑤ 埃及军方废黜穆尔西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EvangelosVenetis,TheStruggleBetweenTurkeyandSaudiArabiafortheLeadershipofSunni
Islam,HellenicFoundationforEuropeanandForeignPolicy,２０１４,p７

AmrAdly,TheEconomicsofEgyptsRisingAuthoritarianOrder,CarnegieMiddleEastCenter,
２０１４,p４

Ibid,p８
JasimAli,“GulfStatesAgainProvetoBeEgyptsBulwark”,GulfNews,March２１,２０１５,http:

//gulfnewscom/business/economy/gulfＧstatesＧagainＧproveＧtoＧbeＧegyptＧsＧbulwarkＧ１１４７５５０６
参见陈天社:«埃及的政治与社会转型»,第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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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后,沙特国内的一些宗教人士公开谴责此次事件为 “政变”,并且暗指

沙特政府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甚至提出要对穆尔西的支持者提供外

部援助.① 为了压制国内的异议,沙特政府于２０１４年２月４日颁布了最为严

厉的皇家法令,目标直指沙特国内的穆兄会支持者与同情者.该法令指出:

“以任何方式对境内、域内或国际层面的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表示道义上同

情,或提供经济支持,或宣传、煽动暴力活动的知识分子或宗教群体,将受

到三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监禁惩罚.”② 其中的 “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显然

主要是指被埃及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的穆兄会.同年３月７日,沙特把穆兄

会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禁止该组织在沙特境内活动.③

沙特通过金元外交支持埃及军政府,并在沙特国内和地区范围内配合埃

及打击穆兄会及其支持者的做法,尽管有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考虑,但还是

不可避免地对沙特的外交环境和埃及政局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沙特支

持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权的过程中,不仅埃及民众对沙特干预埃及内政的

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而且也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埃及的反弹创造了条件.④

据统计,随着穆尔西被罢黜,埃及国内的恐怖袭击事件达到了顶峰,并且主

要集中于与沙特接壤的西奈半岛,这些武装分子将袭击的对象直指军方领导

的临时政府及其支持者.⑤ 与此同时,沙特与卡塔尔在穆兄会问题上的分歧

也为２０１７年爆发的断交危机埋下了伏笔.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FredericWehrey,“SaudiArabiasAnxiousAutocrats”,JournalofDemocracy,Vol２６,No２,
２０１５,p７６

AshrafElＧSherif,“TheMuslimBrotherhoodandtheFutureofPoliticalIslaminEgypt”,Carnegie
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October２１,２０１４,http://carnegieendowmentorg/２０１４/１０/２１/
muslimＧbrotherhoodＧandＧfutureＧofＧpoliticalＧislamＧinＧegyptＧpubＧ５６９８０

GuidoSteinberg,“TheGulfStatesandtheMuslimBrotherhood”,p１６
LinaKhatib,QatarandtheRecalibrationofPowerintheGulf,CarnegieMiddleEastCenter,

２０１４,pp１３Ｇ１４
EmilyDyerandOrenKessler,TerrorintheSinai,TheHenryJacksonSociety,２０１４,pp２７Ｇ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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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引领转型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方向:

土耳其对穆兄会的支持及影响

　　沙特对埃及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和清洗穆兄会予以积极支持,而土耳其

则积极支持穆兄会,并对埃及军方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土耳其选择支持穆

兄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与穆兄会建立的自由与

正义党同属温和的伊斯兰政党,二者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上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土耳其力图通过支持转型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政党,扩大正义与发展

党新版 “土耳其模式”的地区影响,增强土耳其的国际地位.

自１９４６年土耳其启动多党制进程以来,各政党便纷纷利用伊斯兰教进

行政治动员,先后出现了正义党、民族行动党、民族秩序党、繁荣党、正义

与发展党等具有传承关系的伊斯兰色彩浓厚的政党,其中繁荣党曾在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年与其他政党短暂联合执政,而正义与发展党自２００２年以来一直是土

耳其的执政党.但是,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正

义与发展党之前的伊斯兰政党曾先后在１９６０年、１９７１年、１９８０年的三次军

事政变和１９９８年的 “软政变”中被取缔.① １９９８年土耳其宪法法院宣布取缔

繁荣党,繁荣党随后改称美德党.２００１年６月,美德党再次被取缔,该党中

的传统派组成幸福党,而改革派则成立了正义与发展党.②

在成立不到一年后,正义与发展党便取得了２００２年土耳其议会选举的

胜利并单独组阁执政,此后又先后取得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５年土耳其议

会选举的胜利,创造了当代土耳其历史上的政治神话.有评论指出,正义与

发展党连续执政及其执政期间土耳其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新版的 “土耳

３８

①

②

参见刘中民:«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土耳其的社会历史发展», «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３
期,第８４—８６页.

王林聪:«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 “民主模式”»,«西亚非洲»,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

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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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模式”,① 其内容包括:在维持国家政权世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强调传统伊

斯兰价值观,注重以道德理念、准则作为社会的规范,提倡在尊重自由的前

提下推进世俗主义和民主化,把宗教自由作为民主化的重要内容.主张通过

改革扩大公民权利,改善人权,发展公民社会.这种新变化具体表现在:第

一,从激进世俗主义走向消极世俗主义,即在坚持国家世俗性质的同时充分

保证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第二,发展民主政治,限制军人的权力,逐步改

变 “军人监国、文官执政”的治理格局;第三,奉行自由主义的政策,扩大

社会基础;第四,在东西方关系上,实现从追随西方到 “向东看”的平衡外

交,突出自主性.② 由此可见,土耳其的民主转型经历了从威权体制到多党

民主与军人干政相互交替,再到正义与发展党实行温和伊斯兰民主的曲折过

程.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期间,土耳其经济取得飞速发展,被外界称为新版

的 “土耳其模式”.③

中东变局爆发以来,在阿拉伯国家转型过程中,伊斯兰政党通过议会选

举,纷纷成为转型阿拉伯国家的执政党.在此背景下,正义与发展党创造的

新版 “土耳其模式”对于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政党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如

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领袖拉希德加努希强调,土耳其的民主实践是突

尼斯的榜样, “土耳其模式”是展现伊斯兰教与民主相容的典范.摩洛哥正

义与发展党主席阿卜杜拉本基兰也表示,希望 “世俗伊斯兰”的土耳其

模式能在摩洛哥取得成功.④ 在２０１１年的阿拉伯民意调查报告中,４４％的埃

及人认为其政治制度应效法土耳其.⑤ 因此,穆兄会下属的伊斯兰政党———

自由与正义党在埃及的崛起,无疑被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视为推广新版 “土

耳其模式”的重要历史机遇.

总之,土耳其政府之所以支持穆兄会、反对埃及军方,其重要原因之一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Sinan Ülgen,From Inspirationto Aspiration:Turkeyinthe New Middle East,Carnegie
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２０１１,p５

王林聪:«“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西亚非洲»,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９０—９３页.
SinanÜlgen,FromInspirationtoAspiration:TurkeyintheNewMiddleEast,p５
王林聪:«“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第８５—８６页.
FStephenLarrabeeandAlirezaNader,TurkishＧIranianRelationsinaChanging MiddleEast,

RANDCorporation,２０１３,p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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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正义与发展党与穆兄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上具有相似性,土耳其试

图通过穆兄会把埃及打造成推广新版 “土耳其模式”的样板.此外,土耳其

正义与发展党本身也是在与土耳其军方的多次博弈中艰难生存和发展起来

的,其前身也曾多次被军方取缔,经历过与穆兄会相似的历史境遇,这也是

它反对埃及军人干政的深刻动因.

联系到沙特对穆兄会的反对和打压,土耳其对穆兄会的支持也暗含了与

沙特争夺在伊斯兰世界影响力的考虑,甚至还关系双方对逊尼派内部领导权

的争夺.１９７９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同为逊尼派国家的土耳其和沙特在抵

制作为什叶派力量中心的伊朗方面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因为土耳其和沙特都

把什叶派伊斯兰教视为异端邪说,都倾向于把代表什叶派伊斯兰主义的伊朗

视为地缘政治威胁.尽管双方都对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进行抵制和防范,但

沙特和土耳其之间也存在尖锐矛盾,双方都试图在逊尼派伊斯兰世界推广自

己的发展模式.①

事实上,随着土耳其外交向中东回归,土耳其高调介入巴勒斯坦问题,

尤其是土耳其对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 (“伊斯兰抵抗运动”,其前

身就是穆兄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机构)的支持已经令沙特深感不安.在叙利

亚问题上,尽管土耳其和沙特在支持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权方面目标一致,

但在反对派的选择以及未来叙利亚发展走向问题上,双方又存在严重的分

歧.而围绕埃及穆兄会的截然对立,则更为鲜明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伊斯兰

发展模式的矛盾.有分析认为,沙特之所以对穆尔西政权态度消极,原因之

一就在于穆尔西政权试图接近土耳其, “力图建立土耳其和埃及穆兄会之间

的联盟”.② 在埃及穆尔西政权被军方废黜后,穆兄会积极向土耳其寻求意识

形态和物质支持,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积极展开对穆兄会的声援,并对

埃及军方进行强烈谴责,与沙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由此可见, “沙特领导

５８

①

②

EvangelosVenetis,TheStruggleBetweenTurkeyandSaudiArabiafortheLeadershipofSunni
Islam,pp４Ｇ５

EvangelosVenetis,TheStruggleBetweenTurkeyandSaudiArabiafortheLeadershipofSunni
Islam,p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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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湾君主制国家构成了中东地区内反对穆兄会主要的力量,而土耳其正义

与发展党成为穆兄会最坚定的支持者,而背后则是逊尼派内部传统与温和伊

斯兰力量围绕意识形态、发展模式与地区主导权的争夺.”①

当然,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权对穆兄会及穆尔西政权的支持,也有其

现实利益的考虑.执政初期的正义与发展党将加入欧盟视为外交战略的核

心,并长期奉行 “脱亚入欧”的外交战略.但在２００７年再获选举胜利并连

续执政后,正义与发展党开始调整外交政策,逐渐将外交重心转向阿拉伯世

界和非洲,其动因之一就在于拓展新的经济联系.随着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

机席卷欧洲市场,土耳其主要欧洲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均陷入停滞,为此土

耳其不得不寻找新的市场.② 在此过程中,中东地区成为土耳其拓展贸易市

场的首选.据统计,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０年间,土耳其对欧盟２７国的出口总额占

比从５９％下降至４８％,而对西亚和北非地区的出口总额占比从１６７％上升

至２５１％.③

土耳其加强开拓中东市场也有深层次的战略考虑.有分析认为,秉持宗

教保守思想的正义与发展党将外交重心转向西亚北非地区,其动机是试图通

过共同的穆斯林身份认同和经济援助塑造地区合作伙伴.④ 据统计,２００７年

土耳其向阿拉伯世界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仅为０７亿美元,但至２０１２

年已增长至１６６亿美元.⑤ 因此,随着具有相似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的自由

与正义党于２０１２年在埃及掌权,土耳其试图将自由与正义党的穆尔西政权

塑造成为它在中东地区的 “关键盟友”,进而扩大自身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的影响.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包澄章、刘中民:«对中东变局以来中东教派主义的多维透视», «西亚非洲»,２０１５年第５
期,第４３页.

ZiyaÖniᶊ,“Turkeyandthe Arab Revolutions:BoundariesofRegionalPowerInfluenceina
TurbulentMiddleEast”,MediterraneanPolitics,Vol１９,No２,２０１４,p２０６

WorldBank,TradinguptoHighIncome:TurkeyCountryEconomicMemorandum,２０１４,p９
ZiyaÖniᶊ,“Turkeyandthe Arab Revolutions:BoundariesofRegionalPowerInfluenceina

TurbulentMiddleEast”,p２０７
MelihaBenliAltuniᶊik,“Turkeyasan‘EmergingDonor’andtheArabUprisings”,Mediterranean

Politics,Vol１９,No３,２０１４,p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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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穆兄会沉浮的过程中,土耳其通过政治声援、经济援助和外交手

段等多种方式为其提供支持.在埃及陷入动荡之初,土耳其就通过政治声援

为穆兄会力量在埃及上台执政创造有利环境.２０１１年初,埃及爆发民众抗议

浪潮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是第一个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外国领导人.在

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和总理埃尔多安先后访问

埃及,支持埃及建立一个开放的政府,积极为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通

过民选上台执政制造声势.① 随着自由与正义党在人民议会选举和协商会议

选举中均获得优势地位,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公开表示支持自由与正义党参

加总统选举.在选举期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专门选派竞选专家及选举顾

问前往埃及协助穆尔西竞选,助力穆尔西成功当选埃及总统.② ２０１２年９月

３０日,穆尔西应邀出席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代表大会,并对土耳其政府的

支持表示感谢.

随着穆尔西上台执政,土耳其将穆兄会治下的埃及视为其在中东地区的

“关键盟友”,并通过建立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增强双方的政治互信.在穆尔西

当选总统后,土耳其立即向埃及提供了约合２０亿美元的经济贷款,并签署

了２８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为埃及警务人员和政党人员提供专业培训.③ 在

贸易合作方面,２０１２年土耳其与埃及之间的贸易总额相较２０１１年增长了３

倍,达到５０亿美元.④ 在发展援助方面,２０１２年土耳其对埃及的发展援助超

过５亿美元,而２０１１年仅为３５１万美元.⑤ 此外,土耳其与埃及还建立了高

级别战略合作委员会,并在东地中海的土耳其领海进行军事演习.这一系列

合作反映了土耳其对穆兄会政权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全方位支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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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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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Senem Aydin Düzgit, “TheSeesaw Friendship Between Turkeys AKP and Egypts Muslim
Brotherhood”,Carnegie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July２４,２０１４,http://carnegieendowment．
org/２０１４/０７/２４/seesawＧfriendshipＧbetweenＧturkeyＧsＧakpＧandＧegyptＧsＧmuslimＧbrotherhoodＧpubＧ５６２４３

Ibid
MelihaBenliAltuniᶊik,“Turkeyasan‘EmergingDonor’andtheArabUprisings”,pp３４１Ｇ３４２
MehmetYegin,“TurkeysReactiontotheCoupinEgyptinComparisonwiththeUSandIsrael”,

JournalofBalkanandNearEasternStudies,Vol１８,No４,２０１６,p４１１
TurkishCooperationandCoordination Agency,TurkishDevelopmentAssistance２０１２,Turk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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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土耳其向埃及推广 “土耳其模式”的抱负.

２０１３年７月,穆尔西政权被埃及军方废黜,无疑扼杀了土耳其致力于和

埃及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的一切努力,也是土耳其地区外交实践以及向转

型阿拉伯国家推广 “土耳其模式”遭遇的严重失败.即使如此,土耳其仍通

过多种外交途径向埃及军政府施压,以此声援穆兄会.土耳其政府直言不讳

地批评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权是 “不可被接受的政变”,埃尔多安更是公

开呼吁释放穆尔西.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埃及应该阅读土耳其的近代历

史,土耳其的每一次军事政变都导致发展停滞”,“毫无疑问,军事政变无益

于国家发展和进步,而只会使政变者自食恶果.”① 同时,埃尔多安还积极呼

吁西方国家对埃及军事政变以及军政府镇压穆尔西支持者的暴力行为作出反

应,并强烈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立即就此事召开会议.② 此外,土耳其政府还

强烈支持穆兄会成员进行静坐抗议,以此向军政府施压,并要求埃及军方还

政民选总统穆尔西.③

穆尔西政权的黯然倒台标志着土耳其在埃及推广新版 “土耳其模式”的

失败,土耳其过于强调伊斯兰主义政党的身份认同,忽视了埃及国情与土耳

其本质的区别.④ 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成长于现代世俗国家,得益于伊斯

兰传统与民主制度相对成功的融合,同时也有推动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显著政

绩以及由此获得的民意基础的支撑.埃及穆兄会是长期遭受打压的伊斯兰主

义政治反对派组织,缺乏治理国家的成熟理念和方案,也未能妥善处理好与

埃及世俗力量尤其是埃及军方的关系.土耳其一意孤行地支持穆兄会不仅使

得土耳其支援穆尔西政权的大量投资石沉大海,其在埃及推广新版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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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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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实践也胎死腹中.此外,土耳其与卡塔尔都对穆兄会持支持立场,

这也是其在卡塔尔断交危机中支持卡塔尔的原因之一,并对土耳其与沙特对

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争夺产生了直接影响.

四、 争夺宗教话语权: 卡塔尔对穆兄会的支持及影响

中东变局爆发以来,以穆兄会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崛起对海

湾君主制国家构成了严峻挑战.沙特和阿联酋等海湾君主制国家均支持埃及

军方打击穆兄会,但同为君主制国家的卡塔尔并未选择跟随沙特镇压和打击

穆兄会,相反却大力支持穆兄会.这种复杂态势既反映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内

部围绕阿拉伯国家转型的深刻矛盾,也揭示了沙特与卡塔尔围绕伊斯兰发展

模式的意识形态矛盾,同时也构成了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的原因之一.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通过追求宗教话语权摆脱沙特的控制,是促使卡

塔尔选择支持穆兄会的重要动因,卡塔尔力图通过支持代表现代伊斯兰主义

且具有巨大地区影响力的穆兄会获取宗教话语权.但卡塔尔的这种做法恰与

沙特形成鲜明对照,围绕穆兄会的对立也直接构成了双方矛盾不断加剧并走

向断交的重要根源.

沙特和埃及作为逊尼派阿拉伯国家阵营的两大力量,长期主导逊尼派的

宗教话语权.卡塔尔作为沙特的追随者,独立之后在阿拉伯世界长期缺乏宗

教话语权和地区影响力.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卡塔尔政府为了巩固政权合法

性,逐渐开始重视对宗教话语权的争夺,进而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地区范围内

的伊斯兰主义力量.穆兄会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组织,

自然成为卡塔尔在阿拉伯世界塑造宗教影响力的倚重对象之一.卡塔尔通过

为穆兄会成员提供庇护和宣传平台,逐渐成为穆兄会和其他伊斯兰主义组织

９８

① DavidRoberts,“Qatarandthe Muslim Brotherhood:PragmatismorPreference?”MiddleEast
Policy,Vol２１,No３,２０１４,p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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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动和物资中转的枢纽.① 在此过程中,卡塔尔与穆兄会之间形成了某

种互利互惠关系,二者相互借力提升地区影响力.但是,考虑到自身的君主

制体制和对沙特的忌惮,卡塔尔在内政外交中并未公开采纳穆兄会的意识形

态,② 而是通过向其提供谨慎的支持来扩大地区影响力.二者在长期互动过

程中形成的这种互惠互利、但互不干涉的关系为卡塔尔在中东变局中与穆兄

会走近创造了条件.

中东变局为卡塔尔争夺逊尼派的地区主导权提供了历史契机.一方面,

原先的两大逊尼派强国埃及和沙特均显露颓势.埃及因内部社会经济矛盾激

化而自顾不暇,沙特也因反政府势力的崛起而如坐针毡.③ 另一方面,中东

逊尼派内部矛盾激化.随着穆兄会执掌埃及政权,以穆兄会为代表的现代伊

斯兰主义力量与以沙特为代表的传统伊斯兰力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④ 因

此,中东变局导致的地区权力结构调整和逊尼派内部矛盾激化,为卡塔尔争

夺宗教话语权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卡塔尔看来,伊斯兰主义力量在中东变局

中的影响不断上升,温和的伊斯兰党派必将成为中东地区的支配性力量,⑤

因此,支持穆兄会这样一个具有民众基础和区域网络的组织,有助于卡塔尔

将自身塑造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代言人,进而重塑宗派地缘政治秩序.⑥ 正如

穆罕默德努鲁扎曼所言,卡塔尔的最终目标是促进逊尼派伊斯兰势力的发

展壮大,建立一个由卡塔尔主导的逊尼派伊斯兰集团.⑦

从现实利益方面看,通过支持穆兄会影响伊斯兰主义的地区网络,并且

充当西方与伊斯兰主义力量之间的中间人,是卡塔尔实施 “小国大外交”的

重要抓手.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GuidoSteinberg,“TheGulfStatesandtheMuslimBrotherhood”,p２１
StevenWrightandBirolBaskan,“SeedsofChange:ComparingStateＧReligionRelationsinQatar

andSaudiArabia”,ArabStudiesQuarterly,Vol３３,No２,２０１１,pp１０７Ｇ１０９
吴彦、陈世乔: «哈马德时代卡塔尔外交政策的演进———以卡塔尔应对利比亚内战的政策为

视角»,«国际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３页.
包澄章、刘中民:«对中东变局以来中东教派主义的多维透视»,第３３页.
LinaKhatib,QatarandtheRecalibrationofPowerintheGulf,p４
ÖzgürPalaandBülentAras,“PracticalGeopoliticalReasoningintheTurkishandQatariForeign

PolicyontheArabSpring”,JournalofBalkanandNearEasternStudies,Vol１７,No３,２０１５,p２９０
胡雨:«阿拉伯剧变后的卡塔尔外交政策»,«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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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独立以来,国小力薄的卡塔尔通过跟随沙特在强邻环伺的地缘环境中

维护家族统治和确保国家生存.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于１９９５年通过宫廷政

变执掌政权后,把 “自由、民主、发展、和平与稳定”确立为治国目标,即

通过塑造民主、自由的独立形象与西方建立和发展紧密的外交关系,以此摆

脱沙特的影响和谋求地区主导权.① 在中东变局发生之前,除谨慎支持穆兄

会等伊斯兰主义力量外,卡塔尔通过介入巴以冲突、黎巴嫩问题、苏丹达尔

富尔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在冲突各方之间扮演斡旋者和调停

者的角色,同时通过半岛电视台、体育外交、展会外交等方式,实施 “小国

大外交”,使其地区影响和国际地位迅速上升.② 在此背景下,中东变局的发

生自然被卡塔尔视为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的机遇.

中东变局初期,卡塔尔对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抗议浪潮采取了双重标准,

一方面,作为美国的盟友,卡塔尔与西方一道支持西亚北非国家的 “民主转

型”,另一方面则支持海湾国家对巴林的什叶派抗议进行镇压.③ 但在支持以

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方面,卡塔尔有更深的战略考虑.卡塔尔力

图通过支持民主转型巩固与西方盟友的战略关系以维护自身安全,④ 同时把

穆兄会视为扩大自身地区影响力的关键,并力图充当西方与伊斯兰主义力量

之间的中间人.因为当时美国奥巴马政府正致力于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

系,与穆兄会等伊斯兰主义力量进行 “接触”也是其重要考虑之一,而卡塔

尔则可以扮演美国和伊斯兰主义力量进行 “接触”的中间人角色.有分析指

出,美国的考虑是在不与中东温和伊斯兰主义力量直接接触的情况下,通过

卡塔尔构建的 “代理人网络”实现与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合作.⑤ 因此,选择

与埃及穆兄会建立密切联系,充当伊斯兰主义力量与西方国家之间的 “中间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刘中民、张卫婷:«卡塔尔:小国玩转大世界»,«世界知识»,２０１２年第９期,第４３页.
参见刘中民:«中东政治专题研究»,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０８页.
MustafaYetim,“StateＧLedChangeinQatarintheWakeofArabSpring:MonarchicalCountry,

DemocraticStance?”ContemporaryReviewoftheMiddleEast,Vol１,No４,２０１４,p３９５
SebastianSonsandInkenWiese,TheEngagementofArabGulfStatesinEgyptandTunisiasince

２０１１:RationaleandImpact,DGAP,２０１５,p１７
GilFeilerandHayimZeev,Qatar:TheLimitsof NouveauRicheDiplomacy,TheBeginＧSadat

CenterforStrategicStudies,２０１７,p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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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 “对话者”,以此巩固与西方盟友的关系,是卡塔尔的重要现实考虑.

基于上述原因,在中东变局中,卡塔尔广泛支持在阿拉伯国家日益崛起

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并为其提供资金、外交、舆论等各方面的支持.随着穆

尔西代表穆兄会在埃及上台执政,卡塔尔不仅为其提供资金援助等物质支

持,而且为穆兄会的对外宣传提供舆论阵地.

第一,大力向穆尔西政权提供经济支持.在穆尔西于２０１２年６月当选埃

及总统后,卡塔尔便把穆尔西主政的埃及视为其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合作伙

伴,并积极参与埃及的经济改革.① 卡塔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穆尔西政

府改善国内经济,包括为埃及的金融机构进行融资、承诺向埃及提供８０多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② 与埃及签署天然气供应协议、缓解埃及电力短缺等.③

２０１２年９月,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哈马德本贾西姆访问埃及时,承诺

未来五年向埃及投资１８０亿美元,其中８０亿美元投资塞得港 (PortSaid)的

综合发电站、天然气和钢铁项目,１００亿美元用于地中海沿岸综合码头、房

地产和旅游项目的建设.④

第二,通过半岛电视台声援穆兄会.半岛电视台自１９９６年成立后便成为

卡塔尔塑造国际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半

岛电视台一直为穆兄会思想家谢赫优素福格尔达威提供思想传播平台.⑤

穆尔西上台后,半岛电视台更是慷慨地为穆兄会摇旗呐喊,并开设名为 “直

播埃及”(“AlJazeeraLive:Egypt”)的专栏节目,对埃及进行全天候报道.⑥

在穆尔西政权被埃及军方推翻后,半岛电视台仍然积极以舆论声援穆尔西和

穆兄会及其支持者.格尔达威通过半岛电视台发表声明称, “军事政变”不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SebastianSonsandInkenWiese,TheEngagementofArabGulfStatesinEgyptandTunisiaSince
２０１１:RationaleandImpact,p３８

穆尔西下台后,由于埃及与卡塔尔将援助资金转换为三年期债券的谈判破裂,埃及将其中的

２０亿美元归还卡塔尔.参见吴冰冰:«转型与动荡:中东地区形势的总体评估»,第３４页.
SebastianSonsandInkenWiese,TheEngagementofArabGulfStatesinEgyptandTunisiaSince

２０１１:RationaleandImpact,p４１
KristianCoatesUlrichsen,QatarandtheArabSpring:PolicyDriversandRegionalImplications,

Carnegie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２０１４,p１５
GuidoSteinberg,“TheGulfStatesandtheMuslimBrotherhood”,p２１
DavidBRoberts,“QatarandtheUAE:ExploringDivergentResponsestotheArabSpring”,The

MiddleEastJournal,Vol７１,No４,２０１７,p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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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违反了埃及宪法,而且违背了伊斯兰教法,此外,他还发布 “法特瓦”

(宗教法令),要求恢复穆尔西的总统职务.① 在此背景下,卡塔尔与埃及塞

西政府的关系陷入紧张状态.

卡塔尔与穆兄会持续走近引起了沙特等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强烈

不满.２０１４年３月５日,沙特、巴林和阿联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撤回三国

驻卡塔尔大使.经科威特与阿曼调解,在获得卡塔尔中止支持穆兄会的承诺

后,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恢复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② 但

是,卡塔尔仍然与中东域内外的数对保持对立关系的双方 (美国与伊朗、以

色列与哈马斯、海湾君主国与穆兄会)继续保持紧密联系,最终导致卡塔尔

与沙特的矛盾再度激化并酿成断交危机.２０１７年６月５日,沙特、巴林、阿

联酋和埃及宣布与卡塔尔断交,随后也门、利比亚、马尔代夫、毛里求斯也

宣布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６月２２日,沙特等国提出与卡塔尔恢复外交

关系的１３项条件,其中停止资助穆兄会是复交的重要条件之一.③

沙特与卡塔尔围绕穆兄会的矛盾构成了双方断交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反

映了中东地区格局的深层次矛盾,并加剧了中东地区力量结构的变动和重组.

首先,卡塔尔与沙特矛盾的激化导致逊尼派内部尤其是海湾合作委员会

发生裂变.由于对穆兄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存在认知错位,持续数十年

的沙特—卡塔尔联盟关系陷入严重危机,而沙特和阿联酋则成为 “反穆兄会

轴心”的中坚力量.有分析指出, “沙特—阿联酋轴心”与卡塔尔反目,充

分证明了逊尼派阵营内部的矛盾并不亚于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冲突.④ 卡

３９

①

②

③

④

James M Dorsey,Wahhabism vs Wahhabism:QatarChallenges Saudi Arabia,The S
RajaratnamSchoolofInternationalStudies,２０１３,p１８

参见余泳:«沙特及海合会与中东热点问题»,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 «中东地区发展报告

(２０１４年卷)»,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７１页.
沙特提出的复交条件主要包括:卡塔尔停止归化并遣返遭其归化的海湾四国公民;停止资助

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基地”组织和 “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组织,提交以前的资助清单,并将在其

境内避难的被通缉分子遣返给沙特、阿联酋、巴林、埃及四国;与伊朗断交,全面接受美国对伊朗的

制裁,在制裁框架内与伊朗进行经济交往;彻底关闭半岛电视台,关闭土耳其在卡塔尔的军事基地,
结束与北约国家的军事合作等.

MarcLynch,“ThreeBigLessonsoftheQatarCrisis”,POMEPS (TheProjectonMiddleEast
PoliticalScience)Briefings３１:TheQatarCrisis,２０１７,https://pomepsorg/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７/
１０/POMEPS_ GCC_ QatarＧCrisispdf,p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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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与沙特矛盾斗争的公开化,不仅导致两国关系岌岌可危,而且使得海湾

合作委员会内部发生严重分化,即沙特、阿联酋和巴林是坚决反对卡塔尔的

国家,而科威特和阿曼态度暧昧,进而使海湾合作委员会面临 “空心化”和

分裂的严重危机,也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分裂.

其次,卡塔尔与土耳其、伊朗走近为中东地区力量分化重组增添了诸多

变数.面对沙特等国的封锁,土耳其和伊朗对卡塔尔的支持是沙特等国难以

使卡塔尔臣服的重要后盾.土耳其多次公开表示不赞成对卡塔尔实施制裁,

并为卡塔尔提供重要的生活物资,以缓解封锁对卡塔尔造成的冲击.更重要

的是,在卡塔尔遭到封锁后,土耳其国民大会立即批准了土耳其在卡塔尔建

设军事基地的协议,并在数周后向卡塔尔派遣驻军,双方还举行了联合军事

演习.① 伊朗也宣布允许卡塔尔国家航空公司使用其领空,以确保卡塔尔生

活必需品供应正常.２０１７年８月,卡塔尔正式恢复与伊朗的全面外交关系

(２０１６年１月,受沙特与伊朗断交的影响,卡塔尔也曾被迫断绝与伊朗的外

交关系),这表明沙特的压力不仅未能使卡塔尔屈服,反而起到了促使卡塔

尔与伊朗进一步走近的相反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土耳其与伊朗介入卡塔

尔危机将进一步破坏海湾国家间的互信,尤其是土耳其对卡塔尔的支持更为

微妙,其中既暗含了土耳其与沙特对逊尼派内部领导权和地区主导权的争

夺,同时也与土耳其、卡塔尔共同支持穆兄会等伊斯兰主义力量的逻辑相

契合.

五、 余论: 穆兄会、 伊斯兰主义与中东国际关系

综合前文所述,沙特与土耳其、卡塔尔围绕埃及穆兄会存在尖锐的意识

形态和现实利益的矛盾,它们围绕穆兄会的复杂博弈也聚焦了传统伊斯兰与

现代伊斯兰矛盾、海合会内部矛盾、地区大国矛盾,并与逊尼派与什叶派矛

４９

① NuriYeᶊilyurt, “WhitherInterＧSunni Relationsin the Middle East? Turkey and the Gulf
CooperationCouncil”,MediterraneanQuarterly,Vol２９,No１,２０１８,p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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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逊尼派内部矛盾相交织,进而深刻影响了中东地区格局的调整重组,进

一步加剧了地区形势的动荡.

第一,围绕穆兄会的博弈是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传统保守伊斯兰力量

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中东变局后,作为逊尼派的两大主要力量,土耳其和

沙特围绕伊斯兰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的分歧是双方对穆兄会采取截然对立立

场的根源所在.一方面,面对伊斯兰主义政党崛起对海湾逊尼派阿拉伯国家

君主政体安全和海合会集体安全造成的冲击,沙特与阿联酋试图与摩洛哥和

约旦等阿拉伯君主国结成联盟,组成 “反穆兄会轴心”,以巩固传统伊斯兰

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则与穆兄会惺惺相惜,试图

通过支持穆兄会来推广 “新土耳其模式”.而本属海合会成员和沙特盟友的

卡塔尔,也试图通过支持穆兄会谋求宗教话语权和地区影响力,并与土耳其

成为支持穆兄会的合作伙伴,形成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所谓的 “穆兄会新月地

带”.① 卡塔尔对穆兄会的支持,又构成了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的直接原因

之一.从长远来看,现代政治伊斯兰与传统保守伊斯兰之间关于发展道路和

地区主导权的争夺,仍将是影响中东国家内部发展和对外政策的主线,其潜

在的竞争者即沙特和土耳其两大地区力量.

第二,围绕穆兄会的博弈是导致海合会内部矛盾和分裂加剧的根源之

一.沙特和卡塔尔同为海湾君主制国家和海合会成员,但双方在如何对待穆

兄会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矛盾.沙特、阿联酋、巴林强烈反对穆兄会,并积极

致力于在阿拉伯半岛内建立 “无穆兄会的安全环境”,② 而卡塔尔为了争夺宗

教话语权和扩张地区影响力,长期支持穆兄会,双方围绕穆兄会的矛盾构成

了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海合会的另外两个成员阿曼和科

威特的态度相对超然,但两国政府也在采取措施控制其国内的穆兄会力量.

在此过程中,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内部政治斗争公开化,导致海合会的政

治和安全联盟逐渐褪色.伊斯兰主义的崛起及其向海湾地区的蔓延,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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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ÖzgürPalaandBülentAras,“PracticalGeopoliticalReasoningintheTurkishandQatariForeign
PolicyontheArabSpring”,p２８７

Matthew HedgesandGiorgioCafiero,“TheGCCandtheMuslim Brotherhood:WhatDoesthe
FutureHold?”MiddleEastPolicy,Vol２４,No１,２０１７,p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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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国家间合作的根基,既反映了海合会一体化的脆弱性,也彰显了地区性

的伊斯兰主义力量所蕴含的巨大政治能量和微妙政治影响.

第三,围绕穆兄会的博弈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伊朗与沙特对抗格局的影

响,同时也加剧了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的对抗.自１９７９年伊朗

伊斯兰革命以来,沙特与伊朗基于民族矛盾、教派矛盾和争夺地缘政治主导

权的矛盾长期对峙.２０１１年中东变局发生以来,沙特与伊朗围绕巴林、叙利

亚、也门、伊拉克、卡塔尔、黎巴嫩等国家展开持续不断的代理人竞争,①

而穆兄会也成为影响双方对抗的潜在因素.其基本逻辑是穆兄会在埃及掌权

后出现与伊朗走近的迹象,而卡塔尔作为沙特的盟友却支持穆兄会,同时不

断与伊朗走近,因此各方围绕穆兄会的争夺又与沙特和伊朗的结构性对抗复

杂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卡塔尔断交危机加剧了沙特和伊朗的对抗,深刻体现

了中东地区格局的复杂性和热点问题的联动.

中东变局并非一场伊斯兰革命,但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的崛起

却给整个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根源在于中东地区的国际

政治行为体异常复杂,民族国家仅仅是居于次国家 (如国内的族裔、教派、

家族等宗派力量)和超国家 (如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组织)行为体

之间的政治组织.② 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伊斯兰主义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普遍

存在,其意识形态和斗争方式具有突出的跨国性和外溢性特征,使伊斯兰主

义在中东国际关系中具有强大的扩张与渗透能力,并时常撬动中东国际关系

的重组,使宗教变量在国际关系中的突出作用成为中东地区体系的典型特

质,并显著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

在中东特殊的政治文化中,伊斯兰主义作为重要的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

之一,具有恢复伊斯兰秩序、消除西方影响、实现伊斯兰复兴的思想诉求,

而且主流的温和派别采取了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战略,尝试实现伊斯兰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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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见刘中民: «中东地区格局的冷战化趋势及其影响», «当代世界»,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

１５—１６页.
刘中民:«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缘何紧张? ———次国家行为体视角的分析»,

«国际观察»,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６０页.



“博弈”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

的融合,其典型标志即是一度通过民主选举执掌埃及政权的穆兄会.穆兄会

作为一个几乎在所有中东伊斯兰国家设有分支机构的宗教政治组织,具有深

厚的社会基础.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的跨国性、地区性特质,使

得伊斯兰主义势力的崛起能够在伊斯兰国家引起广泛的连锁反应和溢出效

应,并引发不同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考量的不同反应,沙特与土耳

其、卡塔尔对穆兄会不同立场的根源也在于此.

近年来,以伊斯兰主义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异常活跃,对中东地区国

际关系形成了持续而强有力的挑战,深刻地影响着中东各国内外政策的制定

和执行.但是民族国家体系仍然是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结构,伊斯兰主

义并不具备取代和颠覆现有国家政权和中东地区民族国家体系的能力.第

一,伊斯兰主义难以形成挑战现有地区秩序的合力.伊斯兰主义构成了许多

伊斯兰国家中的反对派,但它们在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和斗争方式等方面并

非整齐划一,从穆兄会衍生出的各类形形色色的伊斯兰组织,其中既有从事

合法政治斗争的温和伊斯兰组织,也不乏走上恐怖暴力活动道路的伊斯兰极

端组织,它们难以建立强大的政治联盟挑战现有地区体系.第二,伊斯兰主

义的国际化尽管有利于其跨国渗透,但反过来也容易招致其他国家的干涉和

打压.中东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政权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它们不仅能够控制

国内的伊斯兰主义反对派,而且能够联手对其他国家的伊斯兰主义组织进行

干涉和打压,如沙特、阿联酋等国家联手支持埃及塞西政权扼杀穆兄会.因

此,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与演变尚难以改变伊斯兰世界业已形成的民族国家体

系.但是,正如前文所述,伊斯兰主义的跨国性和国际性存在的确构成了影

响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并与民族矛盾、教派矛盾、发展模式之

争、现实利益争端交织在一起,使中东始终存在伊斯兰主义与地区民族国家

体系之间的巨大张力,这既是中东地区体系的特质,也是中东地区动荡的根

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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